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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平台经济有效地整合实体空间

中分散的需求与供给，催生外卖产业；

平台算法与骑手配送服务的配合使得纯

外卖店铺形成大区位上邻近需求集中区、

小区位上充分降低空间成本的布局策略；

骑手配送的时空选择是外卖产业空间集

聚的重要推动机制，最终促成外卖工厂

的形成，并呈现需求集中区伴生的分布

特征。外卖工厂的形成离不开平台、消

费者、店铺以及骑手的复杂互动，这为

研究新时代的城市空间演化提供了新的

分析框架。将平台与新兴就业人群的作

用纳入城市新空间研究体系，深入观察

虚拟空间对实体空间的作用机制是城乡

规划探索新理论与新方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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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virtual space that helps reconfigure the

functional pattern of the city. The economic activity on the delivery platforms has

effectively integrated the decentralized form of customer demand and product supply

in the physical space, forming the takeaway industry; The location of takeaway-only

stores, being affected by a combination of platform algorithm and riders' delivery

services, generally is proximate to areas of high demand while also showing

sensitivity to space cost within the small area. The distribution of delivery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behin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the takeaway industry,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akeaway factories in proximity to demand.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of takeaway factorie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of

platforms, consumers, stores, and riders' delivery services,. This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new era.

The mechanism inspires a way to explore new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by integrating the role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emerging employment

groups into urban spatial research and by linking the role of virtual spaces to the

formation of physical spaces.

Keywords: mobile internet; takeaway factory; location; agglomeration; platform; rider

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城乡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新的城乡关系与物质形态日

益浮现。在乡村地域，以淘宝村、网红村等为代表的新空间已经成为新的自下而

上城镇化的主要载体[1]，相关研究大量涌现，涉及空间特征[2-4]、演进机制[5-7]、模式应

用[8-11]与理论探索[12]等多个方面。在城市地域，随着新经济空间以及流空间催生的新城

市功能的不断涌现，学术探索也悄然起步，如对上海、北京、长春的餐饮外卖空

间[13-16]、南京的隐形消费空间[17]以及杭州的城市“网红空间”[18]等的研究。然而相比于

乡村新空间，当前关于城市新空间的研究总体仍以地理特征描述为主。尽管关于影响因

素的初步探索也已出现，如空间成本与分工深化对外卖产业“均质化—再集聚”分布的

影响[13]，但对新空间的形成与演化机制仍缺乏深入分析[18]。事实上，城市新空间有着更

加复杂的表现形式和形成机制。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的蓬勃发展，城市日常消费行为正

在发生巨变，由互联网和平台企业所构成的新基础设施，以及骑手、主播、运营等新职

业所构成的新互动主体，让空间的形成机制不再局限于实体维度，虚拟维度的作用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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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如果说空间是社会的投影，那么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城市新空间的形

成必然是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互动作用

的产物。

虽然当前研究尚未深入新空间的形

成机制，但对城市日常消费行为与空间

的关注，尤其是聚焦高速发展的餐饮外

卖业的空间研究[16]，为揭示移动互联网

时代城市新空间的形成与演化机制提供

了重要切入点。外卖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最为蓬勃发展的一类城市O2O业务：消

费者在网络平台下单，外卖骑手到店取

餐并配送上门[14]。近年来随着市场的不

断成熟与扩大，外卖业务不再是传统餐

饮店铺的衍生服务，开始在中心城区形

成独立且集聚的专属生产空间。它们借

助平台的展示和互动功能完成交易，依

托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完成送餐服务；

它们不需要靠沿街门面吸引流量，不需

要占用大量空间提供堂食，在实体空间

仅保留生产加工功能，并呈现出向老旧

写字楼、无门禁小区、城中村等低成本

空间大规模集聚的特征，被众多新闻媒

体惊呼为“外卖村”①、“外卖楼”②等。

虽然这些直观的称呼更容易吸引眼球并

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具象的描述

往往容易忽视新空间更为本质的特征，

即虚拟集聚所引致的大规模实体集聚。

基于对广州、南京、杭州等城市多

处规模化外卖集聚空间的调研，本文将

这类城市新空间界定为“外卖工厂”

（takeaway factory），即依托O2O电商平

台服务本地及时餐饮需求的规模化食品

加工空间。虽然这一“工厂”有着不同

于常规意义上的形态，但规模化集中生

产的特征却完全符合工厂的本质。外卖

工厂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于中

心城区涌现的新空间，一定程度上预示

着新产业空间的组织方式。通过分析外

卖工厂形成过程中消费者、平台、店铺

与骑手四类主体间的互动作用，本文尝

试揭示这一新空间的形成与演化机制，

进而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城市新空间的形

成机制研究以及治理提供参考。

1 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1.1 产业、空间与主体互动

外卖订单的完成是消费者、平台、

店铺与骑手紧密互动的结果。消费者在

网络平台比选、下单，店铺制作后发起

接单申请，骑手接单、取餐并完成配送

服务。从单一订单来看，这一过程只是

简单的线性流程，然而从海量订单的完

成过程来看，各环节中不同主体间的持

续互动，使得这一过程成为高度复杂的

动态演化过程。消费者、平台、店铺和

骑手在处理海量订单过程中的持续互动

与演化，必将导致外卖店铺在邻近圈层

的特定空间规模化集聚（图1）。
外卖工厂的形成就是主体间互动与

新产业发展特征、适宜空间供给情况共

同作用的产物。大体可以划分为产业生

成、邻近圈层分布、邻近圈层集聚 3个
演化阶段（图1）。首先，快速城镇化进

程使得大都市中心城区集聚着大批第三

产业从业人员，尤其在中心商务区往往

形成大量的就餐刚需。平台经济的发展

有效地整合了这些分散的海量就餐需

求，使得原来依附于线下店铺的外卖服

务因量变而引起质变，成为一种新的产

业和独立的城市功能。随着外卖产业的

蓬勃发展，配送时效性与综合成本成为

店铺竞争的核心，更加邻近海量需求市

场同时综合成本更为低廉的空间往往成

为外卖店铺的首选[13，14]。于是，邻近中

心商务区的尚未被更新改造的老旧无门

禁小区、城中村以及原有城市功能衰落

或被替代后留下的商务商业空间等城市

“缝隙空间”[20]，就成为既邻近海量需求

市场又成本低廉的理想选择（图2）。骑

手对于集聚空间的偏好进一步推动外卖

产业的集中化、规模化发展，最终在这

些空间间隙中形成外卖工厂。结合调研

城市的实际发展情况，本文将详细阐述

3个阶段的演化过程。

图2 外卖工厂的空间形成机制
Fig.2 Spac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 takeaway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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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

法。选取杭州和广州两座具有高外卖活

跃度③的城市作为定量研究对象，其中：

杭州市相关外卖定量数据由饿了么平台

直接提供，数据精度较高；广州市外卖

定量数据主要通过网络抓取获得，数据

精度低于平台直接提供数据。数据的具

体类别、来源与处理方式：①杭州市需

求市场数据来源于饿了么每单外卖配送

OD数据中的目的地（D端）数据，研究

范围为2020年由上城区、下城区、西湖

区、江干区、拱墅区以及滨江区等 6个
城区组成的杭州主城区范围，去除 872
条直线距离超 10 km的异常数据，共获

取主城区于 2020年 3月 25日（工作日）

与 3月 29日 （休息日） 两天内产生的

684 745条有效数据；②为避免店铺出

单率差异对分布特征分析造成的影响，

杭州市主城区纯外卖店铺数据不采用外

卖配送OD数据中的起始地（O端）数

据，而是采用饿了么平台直接提供的注

册商家数据，数据属性包括店铺类型
图1 主体互动机制与外卖工厂的形成过程

Fig.1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s and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a takeaway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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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到家到店”“到店”3类，“到

家”类别作为纯外卖店铺数据，同时剔

除绿植、商超等非餐饮类经营类别的数

据，共获取截至2020年3月25日注册经

营的餐饮类纯外卖店铺数据 56 397条；

③广州主城区外卖店铺数据于 2019年 1
月自美团网站上爬取获得，剔除经营类

别中的美团超市、送药上门等非餐饮类

数据，获得有效数据共计35 097条，以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草案公示稿界定的广州市主城区

范围，筛选获得主城区中的餐饮类外卖

店铺数据26 876条。

定性研究的数据源于笔者团队对广

州、杭州、南京等城市的多次实地调研

和访谈：①2021年 11月，根据新闻报

道以及骑手推荐，选取南京市金銮大厦

以及南湖社区凤栖路两处纯外卖店铺的

典型集聚区作为调研地点，访谈 7家店

铺的店主和职工，并通过路面拦截的方

式随机访谈 3位骑手，初步了解纯外卖

店铺选址因素和骑手配送选择机制；②
2022年 1月，以新闻报道和外卖店铺数

据分析为基础，选取广州市石牌村和棠

下村作为调研地点，深度访谈6家店铺的

店主和职工、5位骑手、3位房东以及村

内新建修车行的店长，在验证选址因素

和配送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产业

上下游配套的影响作用；③2022年2月，

以纯外卖店铺数据分析为基础，选取杭

州市拱墅区广利大厦负一层的闪电厨房、

钱塘区高沙小区和四季广场、西湖区杭

商美食广场作为调研区域，深度访谈5家
商铺和3位骑手，并将共享厨房模式纳入

调研对象，进一步丰富调研样本。

2 都市发展与平台经济催生外卖

产业

2.1 都市高密度发展产生规模化需求

都市高密度发展所催生的海量用餐

需求，是外卖产业得以诞生与蓬勃发展

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

化，尤其新世纪以来的大城市化、都市

区化进程，推动了紧凑高密度的都市空

间建设[21-22]。与大都市空间演化同步的

都市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不同空间就业

结构的转变，尤其中心城区的就业结构

日益从以加工制造为主的第二产业向以

科技、商务为主的第三产业转变[23]，从

而使得中心城区，特别是高度密集的中

心商务区集聚了大量三产从业人员。这

类从业人群的就餐需求，尤其午间的就

餐需求就成为高频的消费刚需。根据

2019年的数据统计，白领群体是外卖消

费的交易主体，2018年市场交易份额占

比高达85.8%④。
虽然具有海量需求，但大部分传统

餐饮服务的提供与体验都需要在地完

成，这就要求消费群体必须抵达店铺完

成消费体验，于是与需求中心的交通

（往往是步行）距离或耗时便成为大量

餐饮店铺选址的重要参考⑤。中心城区

尤其是中心商务区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

往往倾向压缩就餐时间，从而使得庞大

的用餐需求只能不均匀地分割在多个短

时间步行可达的空间单元内。需求量大

的空间单元内餐饮店铺的数量相对较

大，密度较高，可选择的餐饮种类也相

对丰富，但竞争更为激烈、地租成本相

应更高，消费者就餐的成本更高。而需

求量小的空间单元内餐饮店铺的数量较

少，餐饮的种类较为单一，往往不能满

足长期的多样化日常消费需求，店铺的

发展规模也有限。

较小的空间单元在分割总需求的同

时，也使得餐饮经营者与消费者关于品类和

规模的矛盾凸显。餐饮作为日常刚需，消

费者不仅关注价格同时关注产品的品类变

化⑥。但餐饮经营者从综合成本角度往往倾

向减少品类、增大规模，从而更为专业化。

因此较小的空间单元内有限店铺的品类选

择往往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长期多样化需

求，同时较小的空间单元内的有限需求

也难以支撑餐饮店铺的规模化发展。

2.2 平台经济整合需求与供给

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经济的时空整

合功能是催生外卖产业的主要动力。网

络平台消弭空间距离的展示功能与灵活

的配送服务体系能够有效对接分散在不

同空间单元的需求与供给，从而打破空

间界限，实现餐饮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

的时空拓展[24]。有限空间单元内经营者

与消费者关于品类与规模的矛盾也因此

得以解决：平台将海量的多样化需求集

聚起来，并根据需求内容分发给分散的

店铺，从而形成“N*N”的供应链矩阵

（图 3）。这一强大的乘数效应，一方面

将位于不同空间单元的餐饮店铺同时性

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为消费者提供充

足的品类选择，并刺激消费需求进一步

扩大⑦；另一方面，使得店铺能够借助

虚拟平台引聚更大范围的流量，从而获

得充足的订单，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和规

模化。平台经济对于海量需求的释放迅

速推动了只进行外卖生产的纯外卖店铺

的大量出现。

图3 网络平台整合供需空间的“N*N”矩阵
Fig.3 The "n * n" matrix of supply and demand

space integrated by network platform

��	����
������
�����


������
���	��
�����

������

随着平台经济的日益成熟与普及，

网络平台不仅整合供需，同时显著地刺

激消费，扩大外卖需求。这一充足的线

上需求为彻底分离餐饮行业的食品生产

与用餐体验功能创造了条件。更多的餐

饮经营者开始剥离堂食服务，在实体空

间中仅专注于加工生产，以满足快速增

长的外卖需求。以嘉和一品这一传统餐

饮品牌为例，疫情期间部分连锁店铺的

外卖销售额占比达到了90%以上，堂食

需求的大幅减少和地租成本的高昂促使

嘉和一品尝试缩小门面以铺设外卖专门

店⑧；而作为最早铺设外卖专门店的西

贝莜面村，更是开始开发适合外卖的标

准化套餐式菜品⑨，推动外卖产业进一

步专业化。由于堂食服务的剥离使得纯

外卖店铺具有成本低、资产轻、启动速

度快的优势，因此迅速得到草根创业者

的青睐，纯外卖生产经营模式开始被大

量复制。根据饿了么数据统计，2020—
2021年餐饮企业中纯外卖比例从 4%提

高至 7%⑩。在都市区海量需求的推动

下，纯外卖店铺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时

代都市餐饮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3 平台配送时效决定外卖店铺区

位选择

剥离堂食服务更重要的影响是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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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的空间选择范围开始从消费者步行

可达范围跃迁为消费者平均耐受等待时

间内外卖骑手的配送范围。由于单位

时间内骑手驾驶电动车的速度远大于消

费者步行速度，这就使得纯外卖店铺的

选址可以完全跳出传统的较小空间单

元，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布局。总体上形

成大区位上邻近需求集中区、小区位充

分降低空间成本的布局策略，即所谓的

“一流的商圈，三流的铺面”。

3.1 大区位邻近需求集中区

虽然外卖店铺的空间选址可以跳出

消费者步行可达的范围，但外卖骑手的

配送距离与平台配送费用的计算规则使

得外卖店铺在大区位上基本呈现出邻近

需求集中区圈层分布的特征（图1）。基

于食物的保温、保鲜需求以及消费者的

等待耐心，外卖客单的配送时间主要集

中在 15—20 min。这一时间基本决定了

以电动车为主要配送工具所能形成的配

送范围。根据大量已完成的交易统计，

3 km为外卖单量最大的配送距离，超过

3 km外卖单量开始逐渐下降。与骑手

配送范围相匹配，平台配送的收费规则

也基本以3 km作为重要参考值。与出租

车“打表计价”规则相似，平台提供的

配送服务通常在3 km以内收取固定金额

的“起步价”，远距离配送服务费用则

根据超出的里程相应额外计价。于是

距离需求集中区3 km以内的圈层就成为

外卖店铺最主要的选址范围。因为除时

间成本外，外卖店铺布局如果超过3 km
范围，经营者或消费者就需要承担一笔

额外支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一

额外支出往往会导致外卖销售的利润减

少或单量下降。
这一距离成本的价格显化进一步强

化了外卖店铺邻近需求集中区的布局倾

向。因此中心商务区、高教园区等集中

大规模用餐需求的空间的邻近区域就成

为了外卖店铺的最优区位。以杭州为

例，外卖需求群体主要集中在中心商务

区、高教园区以及高新区（图4），相应

地纯外卖店铺就在这些片区的邻近空间

大规模分布，集聚程度显著高于外围区

域（图5）。典型如在湖滨中心商务区周

边3 km的范围内就形成了多个纯外卖店

铺集聚区，下沙高教园区内更是形成了

超高密度的纯外卖店铺分布。由于需

求集中区所在的高密度空间单元租金往

往较高，因此在现实运营中纯外卖店铺

更倾向选址在邻近需求集中区3 km范围

内的相对边缘的低租金区域，从而有效

控制空间成本。

纯外卖店铺的大区位空间选址倾向

大大激活了中心城区的无门禁老旧小

区、老旧写字楼以及城中村等空间。显

然，这些空间既满足邻近需求集中区的

要求，又因设施相对老旧、空间狭窄拥

挤而具有低租金优势，于是迅速成为纯

外卖店铺重要的孵化基地。例如在广州

中心城区，邻近中央商务区、大型医院

以及高校密集区的天河南街道、石牌街

道就是外卖店铺超高密度分布的区域，

街道内的无门禁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是外

卖产业的主要承载地（图6）。

3.2 小区位充分降低空间成本

空间选择对于传统餐饮店铺而言通

常包含实体可达性和可视度双重考量。

大区位层面主要考虑可达性，小区位层

面主要考虑可视度，可视度对于线下实

体流量的获取尤为重要。然而对于外卖

店铺，尤其纯外卖店铺基本不需要通过

高实体可视度获得流量，也即对于位于

需求集中区的邻近圈层的外卖店铺，获

取流量的成本主要集中于线上。在配送成

本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充分降低实体可视

度以压缩实体空间成本就成为外卖店铺在

小区位层面选址的重要考量。同时由于纯

外卖店铺没有堂食，不需要提供面向消

费者的优质空间体验，因此可以在压缩

空间面积的同时，降低对空间环境品质

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降低综合成本。

降低可视度的倾向使得纯外卖店铺

开始向街区内部渗透，形成避开临街区

位的进入社区内部、上楼、下地等空间

策略。骑手的取餐效率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这种内部渗透的程度，于是能够直接

拿取订单的空间成为首选，比如街区内

部的地面层商铺，而过高楼层以及封闭

社区基本不适合这种需要频繁与外界交

互的产业。据调研，在广州石牌村可视

度相对较低的村内店铺铺租比沿街的铺

租便宜近一半，虽然村内巷道狭窄、

交通混杂，但低廉的租金使得大量村内

一层店铺转变为外卖店铺。在南京邻近

新街口中心商务区的老旧写字楼金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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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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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22年第 4期 总第 270期

厦，一楼与二楼临街一侧是传统餐饮

空间，二楼剩余的空间在治理整顿后依

旧集聚着大量纯外卖店铺，它们利用低

可视度的低成本优势在中心城区站稳了

脚跟。随着互联网新经济的蓬勃发展，

大量社区邻里中心由于实体商业功能的

弱化乃至被替代后所富余的空间，也日

益成为中心城区的低成本空间，受到纯

外卖店铺的青睐。许多城市将地下车库

改造成纯外卖店铺集中地的案例也是降

低可视度策略的一种空间体现。

4 骑手配送时空选择推动外卖店

铺集聚

4.1 骑手主动选择机制引导下的集聚

外卖劳动具有显著的时效性[25]。店

铺集中的地方往往能够有效提高送餐效

率，因而能够吸引具有接单选择权的骑

手集聚，形成充分的派送服务，进而推

动外卖店铺的进一步集聚。外卖订单生

成后存在系统派单和骑手抢单两种分配

模式，两种模式的派送行为均与区位信

息紧密相关（图 7）。在系统派单阶段，

平台通过分析店铺、消费者与骑手三者

的位置关系以及其他相关信息进行订单

分配，算法升级后平台甚至会考虑订单

的顺路程度，因此外卖店铺集聚地的

派单概率往往较高且订单相对集中，能

够有效节省取餐的交通时间，从而成为

骑手的理想接单地和集聚地，而骑手的

集聚必然推动配送服务的相对集中，进

一步推动送餐效率的整体提升。

相应地，远离集聚地的分散店铺的

配送服务通常较弱，骑手的主动选择一

定程度上会形成倒逼集聚机制。分散的

店铺通常在派单阶段就存在难以匹配到

合适骑手的问题，即使匹配到骑手，由

于骑手拥有的一定程度的接单选择权，

当骑手判断这一订单可能会影响整体送

餐效率时往往选择拒单。未成功分配派

送的订单会进入抢单大厅等候抢单，新

的骑手抢单时依然会考虑是否顺路、配

送距离以及配送价格等因素[26]，无法形

成顺路的分散订单依旧缺乏竞争力，于

是订单被派送的失败率较高，且整套流

程下来的等待时间较长，从而进一步削

弱分散店铺的竞争力。为追求更高效的

配送服务，实体空间中分散分布的外卖

店铺往往会逐渐向店铺集聚的空间迁

移。因此，在平台算法和骑手配送时空

选择机制的影响下，外卖产业实体集聚

的雏形一旦出现，就会形成集聚强化的

循环直至相应空间饱和，此时外卖工厂

建设完毕。

外卖工厂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虚拟集

聚引致实体集聚的典型空间。作为虚拟

集聚叠加实体分散的产物，外卖店铺并

不天生集聚。然而实体配送环节的存在

使得外卖产业依然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

律，也即需要通过实体集聚实现效率提

升与成本降低。平台和骑手的存在则将

过去消费者与店铺的简单互动转化为四

方主体的复杂互动，在快速扩大交易规

模的同时也进一步加速了实体集聚的过

程，最终让外卖工厂得以在大都市中心

城区快速涌现。

4.2 上下游产业配套进一步推动集聚

随着外卖工厂的形成，上下游配套

产业的不断完善将进一步强化集聚效

应。一方面，配送服务的集聚引致更多

横向配套服务。例如石牌村近两年新建

了较大规模的共享充电桩场地以及电动

车修车行，为骑手提供及时的设备维护

服务。逐步完善的服务配套有利于产业

空间黏性的形成。据访谈，相比其他配

送分区，骑手更愿意在石牌等单，这一

倾向将助推配送服务的进一步集聚。另

一方面，外卖店铺的发展升级引致更多

纵向配套服务。在石牌村除配送服务集

聚外，针对外卖店铺的相关服务也蓬勃

发展，例如店铺运营、教育培训等。随

着产业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外卖

工厂也持续升级。

大资本的介入开始使外卖工厂从小

微生产的自发集聚向规范化集聚转变。

共享厨房就是典型的规范化集聚模式，

其区位选择基本遵循外卖工厂的逻辑，

通过租赁整片场地的方式降低租金成

本，将空间适当分割、量身打造成小面

积纯外卖店铺后租赁给创业者，并为外

卖店铺提供原材料采购、厨房设备、卫

生保持、运营培训乃至品牌打造等全方

位服务。共享厨房模式通过空间、设备

以及原料等的集中采购降低经营成本，

借助管理模式改进、产品质量提升等方

式增加外卖产品附加值，是目前外卖工

厂转型升级的有效模式。熊猫星厨、闪

电厨房等均为这种模式的典型，已在

一、二线城市大量布点。

5 结论与讨论

外卖工厂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市

新空间，其形成过程是虚拟空间重构城

市功能格局的典型代表。平台经济有效地

整合实体空间中分散的需求与供给，产生

的虚拟集聚助推外卖乃至纯外卖店铺的

出现。平台算法与骑手配送服务的配合

使得纯外卖店铺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

布局，形成大区位上邻近需求集中区、

小区位充分降低空间成本的布局策略。

实体配送环节的存在使得外卖产业依然

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需要通过实体

集聚实现效率提升与成本降低。外卖骑

手在这一实体集聚中扮演着重要的推动

角色，并最终促成外卖工厂的形成。

大区位邻近需求集中区、小区位充

分降低空间成本的选址策略使得外卖工

厂基本形成中心城区需求集中区伴生的

分布特征。邻近中心商务区、高教园

区、大型医院等需求集中区的无门禁老

旧小区、老旧写字楼、城中村、社区邻

里中心以及地下空间等低成本空间是外

卖工厂的主要分布空间。外卖工厂的规

模往往取决于不同中心城区需求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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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外卖订单的派送逻辑
Fig.7 Delivery of takeaway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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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规模和低成本空间的容量。

外卖工厂的形成离不开平台、消费

者、店铺以及骑手的复杂互动作用所形

成的虚拟集聚引致实体集聚，进而双重

集聚互相推动的过程。近年来骑手作为

新兴就业人群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

关注[27]，骑手是外卖工厂最终形成的重

要推动力量，构成了城市庞大的流动服

务空间，是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交互的

重要桥梁。与骑手具有同样重要研究价

值的是平台算法等科技手段的空间作用

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规训机制。平台规

则基于多方利益的制订修改，算法基于

学习的迭代优化，都是虚拟空间和日常

生活体验互动交织的过程[28]，或直接或

间接地促使城市新空间的产生。因此，

城市研究不仅要关注“数字控制”对人

群行为的强烈影响[29]，更要深入观察、

研究虚拟空间对实体空间的生产与再生

产。在移动互联网深度渗透城乡生产生

活的当下，虚拟空间必须成为城乡发

展、城市更新与治理高度重视的新维

度，城乡规划必须重塑空间价值体系，

探索新理论与新方法以适应更复杂、更

多维的空间问题。

感谢阿里新服务研究中心和广州市

城市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创新中心提供

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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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国饭店协会外卖专业委员会、智

研咨询平台统计整理了中国消费者点外

卖的主要场景，数据显示“外卖选择样

式较多”是外卖点餐的第二高频消费场

景，占比达31.7%，充足的品类是刺激外

卖消费的重要因素。

⑧ 北京商报 . 从上饿了么到推“外卖专门

店”——嘉和一品数字化转型加速背后

[EB/OL]. 2021-01-21[2022-04-20]. https：//

baijiahao. baidu. com/s? id=168948453037

7315951&wfr=spider&for=pc.

⑨ 餐饮新商机.西贝莜面村开了家“外卖专

门店”，消费者：感觉好厉害的样子[EB/

OL]. 2017-11-29[2022-04-20]. https：//

www.sohu.com/a/207380817_633648.

⑩ 中国饭店协会，饿了么.2020—2021年中

国外卖行业发展研究报告[EB/OL].2021-

09-07[2022-04-20]. http：//www. 199it.

com/archives/1256544.html.

 正常步行速度约5 km/h，电动车时速为

25 km/h。

 阿里新服务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空间规

划研究中心 . 数字经济下的完美生活

圈[EB/OL]. 2021-09-22[2022-04-20].

http://www.aliresearch.com/ch/QbIBFn.

 见 https：//baijiahao. baidu. com/s? id=

1699447883603526711&wfr=spider&for=

pc。按照2021年5月美团混送收费标准，

3 km 以内为 3.15 元的起步价，此外每

0.1 km需要加收0.20元。

 配送费用在不同平台的收费方式不同，

根据美团收费标准，商家可以选择配送费

用在消费者端的支付比例。外卖骑手配

送费都有详细标准，具体可参见https：//

m.keloop.cn/information/art22089. html。

 由于统计分析采用的需求市场与纯外卖

店铺的数据来源与意义内涵差异较大，

二者间的分布核密度数值不具备可比性，

仅能够分别进行内部比较分析。此外，

核密度分析结果主要表征空间分布的集

聚程度，无法直接体现一定范围内的规

模总量。例如纯外卖店铺分布核密度值

高于湖滨中心商务区和高教和科创园区

的下沙高教园区，其图示3 km范围内纯

外卖店铺为5569家，低于湖滨中心商务

区图示 3 km 范围内的 6331 家以及市内

高教和科创园区的图示 3 km 范围内的

7236家。

 经走访调查，石牌村临街铺租约为 320

元/（月·m2），村子内部铺租基本在160

元/（月·m2），是临街的一半。

 南京金銮大厦是 1998 年建成的写字楼，

紧邻新街口核心商圈，因二、三楼的纯

外卖店铺于2018年因卫生问题被媒体曝

光，整顿后仅留存了二楼的纯外卖店铺。

 美团.让更多声音参与改变，美团外卖“订

单分配”算法公开[EB/OL].2021-11-05

[2022-04-20]. https：//mp. weixin. qq.

com/s/qyegF_r_SPGnkEdZqkVj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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